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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

有人把人生比作一场长途跋涉，
我说人生更像一场在城市大街小巷
中的穿行，需要遵循绿灯行红灯停的
行事规则。

比如说，我们的干部，要有担当
意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兢兢
业业、如履薄冰方能对得起党和人民
的重托，敢于担当、勇于作为更是义
不容辞的责任。古人尚有“衙斋卧听
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
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爱民情
怀和担当精神，何况我们这些党和人
民培养和教育多年的党员干部。党
的纪律，就是亮在我们面前的一盏盏
红灯，在红灯面前，要有敬畏，要有操
守。在社会责任面前，要清醒地意识
到，官为轻、民为重；权为轻、责为重；
名为轻、德为重；利为轻、意为重。只
有清正廉洁，才会无所畏惧，只有坚
持原则，人心才会凝聚，只有维护公
平，才能得民心，只有伸张正义，才能
顺民意。

人生的路上，每天都有各式各样
的事情在发生，生命终究是一场会谢
幕的长歌，人生之路最终会有尽头，
但是，几乎所有的哲人都认为，人生
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我们都想快

乐地活着，都想愉快地和相爱的人携
手一生，都想把美好的东西传承给子
孙后代，都想让我们的祖先感到骄
傲，不想让我们先人的灵台染上污
垢。所以，我们要把握住做人的标
准，绿灯开了，我们踩下油门，一往无
前。红灯亮了，我们恪守规则，正好
停下来沉思，调整好心态，为下一程
做好准备。

人生的路上，常常会遇到公与私
的矛盾，会遇到一己之利与公序良
俗的选择。此时此刻，看看我们面
前的通行标志是什么颜色。“极心无
二虑，尽公不顾私。”为官从政，必须
保有这份清醒，在人生的路上，“不
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
么出发。”

时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已经
成为我们人生路上的基本遵循。思
考人生之路，就是要不断反思，在行
进中是否闯了红灯，忘了规矩。思考
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完全可以拓
展人生的宽度，提升人生的高度。人
生的话题说不尽，人生的思考无止
境，我们应当永远铭记。

人生红绿灯

□苏莉

我的故乡莫力达瓦是达斡尔人最
主要的聚居地，大概是全世界达斡尔
人最多的地方了吧！可多年来由于多
种民族的混杂，许多过年的风俗和习
惯都已分不清它到底是从哪里发端的
了，真要捋出头绪，怕是要很有学问的
人才行。

比如我们也会在正月十五这天
吃元宵。只是对这外来引进的玩意
儿，达斡尔人开始的时候颇有些摸不
着头脑。在上世纪 70 年代什么食物
都要分配的时候，分得的元宵实在让
人好为难啊！当时这元宵是归在副食
一类里的。

不知道怎么吃。感觉是黏的，那
么就像黏豆包似的蒸了吧！

就蒸了⋯⋯
小不丁点儿的，里面的馅儿是那

种红绿丝的，而且没有黏豆包那么粘，
太难吃了！

那怎么办？好吃不过油炸，就炸
了它！

就炸了⋯⋯
看似金黄，有脆皮，可放进嘴里还

是难吃！我那时候对所谓的元宵真是
一点好感都没有。

直到 1988 年，我离开家乡去兰州
读书，在张掖路上一个小胡同里吃到
了煮在锅里的元宵，看那白白圆圆的
在沸水中上下漂浮，一点也没有像大
人们当年说的会散掉啊。盛在碗里，
拿瓷勺捉住了，吹冷，在那白皙的糯糯
的皮上嘬一口，哇，原来，是，这样，的，
好吃啊！尤其是里面的馅儿，是五仁
的，磨得那么精细，留在嘴里的浓香无
法形容⋯⋯那家小铺大概非常有名，
人们都是排队在等待，而且也并没有
多少人可以等到有座位，轮到自己的
元宵出锅了，捧着碗就站在路边上吹
吹就吃了。

原来我们被蒙蔽了那么久！才知
道元宵确实应该是煮着吃的，吃完了
元宵还要喝那个清清的汤才算完全。
曾经傻傻的元宵节啊！白过了那么多
年。及至又去南京读书，看到南京的
街边小摊随处可见煮元宵的，他们叫
作汤圆。看似一样的东西其实还有不
同，东北的元宵是在糯米粉上滚出来
的，一团馅儿在干粉上哗啦哗啦轰轰
烈烈地滚动，直滚到面粉逐渐包裹住
了内在的馅儿，这样的滚动包裹法包
出来的元宵及其圆润。而江南的汤圆
是湿的糯米粉包出来的，他们多半用
黑芝麻混合猪油做馅料，煮出来的汤

圆汤是清的，汤圆糯中含着黑芝麻的
香浓。

后来的生活南北逐渐交融，北方
的正月十五也逐渐开始吃起南方的汤
圆，馅料也是逐渐丰富，可选的实在太
多了，让人恨不得多长出一个胃来，好
把这些天下美味统统都装进去。我也
曾经尝试过自己做元宵，试着用达斡
尔人爱吃的苏子做馅儿，吃起来的确
味道很特别。

文 化 的 交 融 不 仅 于 美 食 ，还 有
习 俗 ，比 如 说“ 滚 冰 ”，我 们 那 里 先
是 正 月 十 五 的 时 候 是 要 给 死 去 的
亲 人 们 送 冰 灯 的 —— 这 大 概 是 汉
族 人 带 来 的 ，又 是 哪 里 的 汉 族 人 的
传 统 似 乎 也 理 不 出 什 么 头 绪 ，达 斡
尔 人 春 节 的 时 候 爱 在 院 子 里 点 篝
火 —— 这 又 差 不 多 是 古 代 某 些 仪
式 中 崇 火 神 的 习 俗 沿 承 了 。 后 来
不 知 从 哪 里 来 的“ 滚 冰 ”，就 道 不 出
它的出处了。

在莫力达瓦的尼尔基水库没有建
成之前，小镇上的人们死后都有一个
好去处，人们叫那里“北尼尔基”。那
是一处高坡，位于我们小镇的北面，依
山 望 水 ，的 确 是 一 处 很 好 的 安 息 之
所。我的父母、奶奶、姑奶都曾经埋葬
在那里，有时去那里看他们，时常要被
那里的安宁所感动。站在那个地方，
向南望着那条大江，弯弯地围着我们
的小镇，默默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
我们却浑然不觉。

于 是 正 月 十 五 之 前 的 一 晚 ，家
里 在 北 尼 尔 基 有 亲 人 安 息 的 人 家
就 开 始 准 备 了 。 制 作 冰 灯 似 乎 也
并 不 是 太 复 杂 的 工 艺 ，家 里 有 一 只
大 铁 水 桶 就 可 以 了 ，装 满 从 洋 井 打
上 来 的 水 ，在 寒 冷 的 莫 力 达 瓦 ，制
冰 的 温 度 不 成 问 题 ，放 在 室 外 不
久 ，铁 桶 边 缘 的 水 即 开 始 结 冰 。 得
需 要 时 常 出 去 看 看 ，不 能 冻 实 了 ，
正 好 冻 到 两 指 厚 的 时 候 ，把 这 铁 桶
拿 进 屋 里 ，倒 掉 里 面 没 有 结 冰 的
水 ，里 面 就 是 空 心 的 了 ，再 放 一 会
儿 ，铁 桶 边 缘 有 点 融 化 的 时 候 ，小
心 倒 出 空 心 的 冰 ，不 要 碰 碎 了 ，再
拿 到 室 外 继 续 冷 冻 ，冰 灯 就 做 好
了 。 赶 在 正 月 十 五 的 黄 昏 ，家 里 的
男 人 或 带 着 家 里 的 半 大 小 儿 ，骑 上
车 子 把 这 诚 心 做 好 的 冰 灯 送 至 亲
人 的 安 息 之 所 ，放 置 跟 前 ，里 面 点
上 蜡 烛 ，让 安 息 于 此 的 亲 人 也 在 温
暖的灯光里过一个节日。

之后更大的狂欢开始了！
正月十五的晚上，月明如镜，送

完了冰灯的人们络绎不绝地走去东
江上的冰滩上狂欢，点篝火、放花炮，

最主要的是要在冰上滚动，据说能滚
去 上 一 年 的 病 灾 ，滚 来 新 一 年 的 好
运；人们就去滚，倒不是真去治病，这
样傻乎乎地滚动，的确是让人十分开
心的事。人们在春节期间的休养生
息到了十五仿佛已经让所有的人满
血 复 活 ，已 经 不 能 安 于 室 内 的 生 活
了 ，需 要 去 那 广 阔 的 空 间 去 释 放 激
情，年轻人或许也能遇到命定的爱情
也说不定啊，于是滚冰在这个冰雪小
城应运而生。

到了正月十六，对于达斡尔族这
个小小的族群来说，还有一重狂喜，把
逐渐淡去的年味重新拉回到眼前。

这就是“霍乌都日”。目前为止，
这抹黑节似乎是独属于达斡尔人的节
日，还没有听说其他民族和我们有一
样的节日。

为 了 驱 邪 避 鬼 ，达 斡 尔 人 想 出
了 奇 妙 的 办 法 ，他 们 认 为 让 鬼 找 不
到 就 好 了 ，这 个 习 俗 想 必 缘 于 历 史
上 达 斡 尔 人 所 经 历 的 战 乱 ，达 斡 尔
人这个小小的族群实在是经历了太
多的磨难。

缘于对平安生活的向往和对下
一 辈 保 护 的 愿 望 ，于 是 就 在 正 月 十
六 这 天 清 晨 ，大 人 们 从 自 家 锅 底 刮
下 黑 灰 ，悄 悄 地 抹 在 还 在 熟 睡 中 的
孩子的脸上。大人之间也会趁着不
防 备 互 相 涂 抹 ，涂 了 黑 色 的 脸 看 起
来 自 然 是 幽 默 的 ，尤 其 是 刚 起 床 的
孩子们那一脸懵懂的样子更是让人
发笑的。

于是这本是严肃的一个习俗一下
子转变为一场狂欢，互相涂黑的嬉戏
成了节日的主旋律。人们在这样一种
互相追逐、玩闹之中重新获得一种节
日的狂喜和相互的祝福。

及至涂过了黑脸，年的闲适感是
终于到了该结束的时辰，家里有上学
的孩子的，这时候基本上都开学了。
随着孩子们上学的时间，家里的生活
节奏逐渐步入正轨。

到了龙抬头的二月二，吃过了年
猪最后剩下的猪头肉，春节——这一
场盛大的节日接近了尾声，春意荡漾
在北方的天空，风筝也开始在这早春
的空中摇晃，树木的枝桠开始发出光
泽，蓄势待发，新的一年的劳作也便开
始了！

无论上一年里生活的状况是什么
样的，新的一年总是充满了希望的。

元宵、滚冰与抹黑
□马科平

这 是 一 个 大 平 原 ，南 北 窄 东 西
长，号称“八百里秦川”和天然粮仓。
西有六盘山，南面是横贯中国中部的
秦岭山脉，北面是黄土高原。

平原周围的山岭作为屏障，隔开
远亲近邻、外部的世界，也挡风挡灾、
岁岁护佑这方水土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时令恰逢春天，坦荡大气的平原
显得更加壮美。清早的雾，不是浓得
不见咫尺，更不像淡得若有若无。那
凉飕飕的雾气，似一层薄纱，将世界
与你隐藏。湿漉漉的地气轻悠悠地
弥漫着、浸润着田野、村庄和万物，水
灵灵的露珠挂满麦叶和草枝。

春天的信息开始在平原上显现
出来，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分子，将
这股带有浓浓的泥土气息吸进肺部，
说不出的一种舒坦。站在软软的泥
土上，一股沁凉从脚底传过来，传递
着大地复苏的声音。

草木稀稀落落冒出来，不过还没
有完全显绿。猛眼看，依然是冬天的
枯色。这些野草在乡间小路旁挤挤
挨挨，像掌心展开的掌纹，凌乱或笔
直，在旷野四下延伸，在泥土的清香
中贴着地皮默默挪动到远方，延伸到
每家每户的院门前。

土 崖 出 现 一 丛 丛 艳 黄 ，照 亮 人
眼，那是迎春花开了。茸绿的麦田，
在阳光的照耀下，尖尖青翠的叶子像
擦了一层光亮亮的油，发出灿烂的光
泽。瓦蓝瓦蓝的天空，纯净亮堂。浩
瀚的天际，有白云静静流淌，恬静、安
宁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

平原中间渭河穿过，这条大河，

全长 818 公里，是黄河最大的支流。
河水缓缓地向远方流去，波光粼粼，
像一带明镜，没有尽头，宛似仙人指
路，映出两岸的万千景象。宽阔的河
滩，泥沙乱石聚集在一起，堆砌出平
缓的河床。河床有茂盛的乱草，参差
不齐，黄中带绿宛如玉女穿梭。河中
间沙洲的芦苇丛，不时传来野鸭的阵
阵叫声。

平原上的村庄星罗棋布，我的村
庄坐落在渭河北岸头道塬边，东、西
两个堡子，顺借那里的平缓地势，扎
成一个堆儿，院落房屋屁股挨着屁
股，正门对着正门，自然形成街道。
房屋红砖蓝瓦，房前屋后疯养树木，
土槐、榆树、皂角、椿树、柿子和桃、
杏、梨、葡萄树等，生长特别旺盛，村
庄便与自然融为一体。

我年迈的母亲总能敏锐地觉察
到泥土气息里的体温和脉动，抽空收
拾村北地头那片菜园，深翻、施肥、平
整、培土、做畦，种下蒜苗、菠菜、茄
子、豆角、黄瓜、辣椒，泥土变得喧哗
与热闹。蚯蚓钻出地面，两只蜗牛顺
着树干往上爬，散步似的从容，身后
留下曲曲扭扭带着青光的痕迹。

春风徐来，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
村庄，翻越院墙，到处飘荡，灰扑扑的
村落开始旧貌换新颜。柳树白杨轻
抖身子，墨绿的芽苞恣意膨胀。风吹
面颊，细细地含着树木、庄稼和野草
的清爽气息，或者还有花儿和饭菜的
芳香，人们惬意地沉醉了。

春起平原

□曹文生

草绿，惊蛰至。
惊蛰一词，让我觉得有些好奇。
这是一对奇怪的组合。惊字，是

春雷过后，留给大地的后遗症。蛰，是
万物蛰伏之后，新一轮的开始。

你看，惊蛰后，草木惊醒，开始竞
争了。

动物也惊醒了，陆续走出巢穴。
“蛰虫惊而出走矣”，大地上，万物对于
惊 雷 发 出 的 较 大 动 静 ，还 是 十 分 敏
感。大地上的虫子太多了。这些虫子
里，个性不同。最勤快的，是蜘蛛，很
早就开始吐丝盘网了，织一张床，入
眠，狩猎。最懒的便是蛇了，还在睡懒
觉。

古语说：鹰化鸠。这句话具有浪
漫主义色彩，人面对春色，也许看花了
眼，连鸟都认不清了，这鸠我倒是认为
是斑鸠，可是文字里却说是布谷。

我喜欢的场景，是麦田，布谷，中
原。

其实，在春天，我从没有碰见过春
雷响过，因此对惊蛰有惊雷的说法，有
些失望。活了半辈子，也只限于听说。

惊蛰时，倒是这春天的树，开始绿
了。报春的树，非柳树莫属。这柳色
嫩黄，引领春天的潮流。陶渊明曰：草
木纵横舒，一个舒字，写出了草木的自
由 。 惊 蛰 至 ，草 木 再 也 不 需 要 潜 伏
了。草，钻出地面，先探一探头，呼吸
一口空气，然后开始以此为题，写一地
的草书。树木也如此，柳树抽芽以后，
便把春天的灰暗，赶走了。我觉得惊
蛰这个节气，应该是春天的栅栏内，最
具有色、形、格的一个节气。

惊蛰的色，最靠近人心。
枯木，衰草，都是冬天的后代。一

过惊蛰，春草骚动，开始和庄稼争锋
了。人们也开始忙了，春犁一翻，便是
一春的泥土气息。在故乡，炊烟和泥

土，是代码，最能代表乡下。
惊蛰的色，是嫩黄。一地的野草，

或者说一地的野菜也好，过了惊蛰，应
该 洗 洗 肠 子 了 ，这 野 菜 便 成 了 好 东
西。在故乡，随时随地都能遇见：竹
篮、铁铲，和一个喜好饮食的人。

譬如：荠菜。春在溪头荠菜花，是
春天，和野菜的私语。看到这野草，便
觉得故乡除了人纯朴，还有野菜的素
淡。人与野菜，组成乡愁。

池塘边的桃花，也开了。这让我
想起了“初候桃始华”，桃华一词，太惊
艳，满树的花火，点燃了春天。

黄鹂鸟，也开始叫了。只是在古
代，这黄鹂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
仓 庚 。 古 人 写 诗 说 ：离 黄 穿 树 语 断
续。也许，古人笔下，鸟和柳树也有缘
分：两个黄鹂鸣翠柳。这叫声，带出一
春的温暖。

惊蛰的形态，是柔软的。它不再
是冬天干梆梆的硬。冬天，地都冻僵
了。鞋子踩在上面，声声入耳。而惊
蛰到了，这万物都柔了，冰也化了，开
始有潺潺流水，野草也铺了一地，踩在
上面，如地毯。

惊蛰的形态，是柔软，是欣欣向
荣。

烟雨湿阑干，杏花惊蛰寒。有雨
的惊蛰，也让人误认为江南了。杏花
一树，惊蛰仍不算温暖。雨水寒，只剩
下故乡，仍在诉说着一些歌谣：冷惊
蛰，暖雨水。这话，有点问题。雨水在
惊蛰前，温度更寒才对。怎么就出来
了一个暖雨水呢？

惊蛰和杏花，如果要画出来，我觉
得唯有老树的画，有些能力。它的画，
有古意，神似至极。

惊蛰的格，便是文化了。
没有文化支撑，惊蛰也不出奇。

在惊蛰这天，南方祭白虎。这白虎，代
表口舌、是非。看起来，人世间，最怕
的还是口舌之争。最柔软的舌头，却
能吐出最坚硬的诽谤。

北方呢？吃白梨。
梨，和离谐音。一过惊蛰，村庄就

空了。许多人，都走了。他们像草一
样，在城市里冒出。而村子呢？只有
老人和野草，还是旧模样，一年又一
年，不知变通。

古人留下风俗，石灰放门外，可绝
虫蚁。在故乡，石灰太贵，还是草木灰
好用，二月二这一天，便用它防虫。

这习俗越来越没人在意。惊蛰，
还有什么必须要铭记的，在乡村，似乎
没有了。乡村对于大地，缺少虔诚的
回忆。

在惊蛰，不要睡太晚。
夜卧早行。这话，很有道理。人，

应该睡得早一点，第二天，一睁眼，或
许就能看见一枝桃花入窗了。人，早
起，围着一条河流，慢慢地踱。

早 行 ，是 古 诗 里 一 个 很 普 遍 的
词。人迹板桥霜，便是见早行人。惊
蛰里的早行人，一定是形成了一种习
惯，或者说到了一定的境界。

北方河流太少，也缺少泉水。
听泉的风雅，是做不到了。倒不

如在河边，捡一些石头，放在盘子里，
装饰一点，这是雅中的惊蛰。俗的惊
蛰，便是和农夫一起，不谈文字，只说
一些桑麻。

把酒话桑麻，是惊蛰的世界。
惊蛰，虽是一个节气。
但我期待在惊蛰的雨水里，遇见

开放的桃花。但是遗憾的是，在北方，
惊蛰的雨水，变成雪的时候较多，一棵
树，一半是桃花，一半是雪，这画面，是
不是太养眼了：红彤彤的桃花，白皑皑
的雪。

这是故乡里，最好的回忆。
一个人，逃不出惊蛰，也逃不出春

天。

惊蛰

私语茶舍

大家视界

□乔欣

与时间交手时
节气像管不住的一枚神矢
击落了定在靶心的狂热
太阳躲远了
你许下的金黄色诺言
滚动的留言
摊开了六角形的诗集

伊敏河封冻了
流淌了千年的河
像睡得沉沉的一条冬眠的蛇
暂时将自己美丽的脸颊收拢
热土的流韵凝固了
把我的乡恋变成了一面镜子
任好奇的儿童拉着冰爬犁
跌倒了又爬起来
我的心像一壶温热的酒
倚在里面点燃着春的故事
等待着兴安杜鹃
在北国料峭的雪花中怒放
把丢失你的感觉
从朵朵鲜艳中找回

干草垛

那么多额尔古纳河畔的草
相拥在一起取暖
用郁郁葱葱的颜色
把年轻的自己招展
没法记载它们出生的年份
走过多少春与秋，暑与寒
相互间温暖了多少年
人们用语言为它们编织美丽
接受那么多爱抚的花环
让它们呼出的大量氧气
来健壮走过年轮的自己

秋风的寒冷将它们枯萎
它们被割草机连根拔起
一捆一捆离开了生成的源地
限制了它们四处飘零的自由

草垛就是故乡
在草垛的每一个泊位里边
一捆捆还没有来得及扎紧
像是躺在村口等待秋风来临的哨兵
每一个夜晚的到来
都牵动着母亲心里起起伏伏的忧伤
算计着日子长长短短的思量
把储存了足够的温暖
交给了岁月
交给了远离故乡
与己无关的一种新思想

海拉尔的冬天
（外一首）

□鲁常在

我是草原狼
漂泊在四方
草原是我生长的地方
如今却流落它乡
啊，草原 啊，草原
何时才能回到我故乡

我是草原狼
漂泊在四方
为了生存不怕暴雪风霜
为了生存我意志坚强
啊，草原 啊，草原
你是我追寻自由梦想的地方

我是草原狼
漂泊在四方
摇尾乞怜不是我生活理想
辽阔大地才是我驰骋战场
啊，草原 啊，草原
向天长啸望远方
我要重归草原王
向天长啸望远方
我要重归草原王！

草原狼

塞外诗境

歌词

且听风吟

惬怀絮语

人勤春早 苗青 摄


